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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是未来，抑或完全是幻景？ 

亚当·图兹1 

 

编者按：在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氢能被寄予厚望。尽管目前的氢能技术在

效率、成本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许多企业和国家依然在大力投资氢能的开发

利用，并形成了庞大的联盟。本期推荐的文章分析了企业和国家发展氢能的动机，

并对如何发展氢能提出了警告和建议。 

 

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诺在未来两代人的时间里实现经济去碳化，我们

踏上了一段通往未知的旅程。当我们为去碳化寻找技术解决方案时，必须要当心

能源转型的海市蜃楼。在沙漠徒步旅行时，海市蜃楼可能是致命的。当前，关于

氢能，我们正面临相似的困境。氢能究竟是未来世界能源的关键部分，还是危险

的海市蜃楼？这是一个事关数十万亿美元投资的问题。 

数十年来，经济学家一直警告称，试图通过产业政策来挑选赢家是有危险的。

其风险不仅在于可能会失败，还在于投入了真正的资源，从而排除了其他选择。

正如氢能这一案例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必须警惕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激进的

技术构想将我们引向实际上因循守旧且极其昂贵的选择。 

 

一、氢能技术解决方案 

在未来，电力将在能源结构中发挥前所未有的更大作用。但是，依然存在一

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达到生产化肥、水泥、钢铁所需的高温？如何为大型飞

机和集装箱船提供动力？电动马达和电池难以满足要求。 

                                                   
1 亚当·图兹（Adam Tooze）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所所长。本文英文原文登载于

《外交政策》官方网站：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7/14/hydrogen-is-the-future-or-a-complete-mirage/。
此为中文摘译版，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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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氢能成为一种解决方案，因为氢气燃烧起来温度非常高，而且只产生水。

我们知道如何通过电解水制氢，也知道如何清洁发电。因此，绿氢似乎唾手可得。

另外，如果使用天然气而非电解水来制备氢气，那么可以对工业设施加以改造，

以便即时在源头捕获二氧化碳。这种氢能被称为蓝氢。 

根据这种工程逻辑，氢能的支持者将其视为能源转型的“瑞士军刀”，即为

全面电气化的基本战略提供全能的辅助。问题在于，尽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

从更广泛的能源转型战略视角来看，氢能解决方案是否合理、是否可能误入歧途？ 

将氢作为能源储存是非常低效的。以目前的技术，电解水制氢所消耗的能量

远远超过燃烧氢气所储存和最终释放的能量。那么为何不直接用这些电来产生热

量或驱动马达呢? 制氢必需的电解设备价格昂贵。氢气作为燃料使用起来并不方

便，因为它具有腐蚀性，单位体积能量低，且容易爆炸。储存和运输氢气需要对

相关设施进行巨额投资。在未来几十年里，氢能建设成本可能会高达数十万亿美

元。 

 

二、氢能联盟的形成 

尽管“氢经济”作为一个经济技术综合体系的愿景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我

们在氢燃料方面的实际经验却少得可怜。然而，在过去六年里，各国政府和产业

利益集团围绕氢基经济（hydrogen-based economy）的良好前景聚集在一起，组成

了一个庞大的联盟。 

从空客、沙特阿美石油，到宝马、戴姆勒卡车、本田、丰田、现代、西门子、

壳牌和微软，都是氢能委员会（Hydrogen Council）的企业赞助商。日本、韩国、

欧盟、英国、美国和中国政府都制定了氢能战略。时常有新项目公布。据氢能委

员会统计，全球已公布的氢能项目总投资达 3200 亿美元。 

鉴于氢的许多新用途都未经检验，而且许多有影响力的能源经济学家和工程

师都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们有理由提问，是什么掀起了投身氢能愿景的风潮。 

从技术角度来看，氢能相当于遥远地平线上闪烁着的一种可能性，但从政治

经济学角度来看，它具有更直接的作用。以氢能为路径，现有的化石燃料利益集

团可以展望自身在新能源的未来中占有一席之地。石油巨头和能源企业成为氢能

委员会的成员并非巧合。天然气供应商可以设想将其设施转型，以使用绿色燃料。

内燃机和气轮机制造商可以设想用氢作为代替燃料。像储存天然气或石油一样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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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氢气或液氨有望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断性问题，并可能延长气轮机发电站

的使用寿命。对于世界各国政府来说，这种比太阳能和风能更熟悉的技术能够安

抚其在理论上承诺的能源转型的紧张情绪。 

 

三、国家氢能战略的动机 

第一个制定国家氢能战略的是日本。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外来能源解决方

案的先驱。由于建设通往日本的海底天然气管道不切实际，正是日本的需求催生

了液化天然气（LNG）的海运市场。促使日本于 2017 年转向氢能的原因包括福

岛核事故后的冲击、对能源安全的持续担忧，以及日本主要汽车制造商对氢能的

长期投入。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丰田尽管率先推出了混合动力汽车，在纯电汽

车方面却进展缓慢。本田、日产、韩国的现代等汽车制造商也是如此。面对来自

中国的廉价电动汽车的激烈竞争，它们欣然接受了政府的氢能政策。而这在许多

专家看来，恰恰是将氢能用于错误的领域，即交通运输和发电，而非工业应用。 

东亚需要大量进口氢能的可能性使氢能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们设想出一个全

球氢能贸易市场，基本上是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镜像，即从北非、中东和

北美等主要产地流向欧洲和亚洲的进口国。 

为了度过当前的天然气危机，除了与海湾国家和美国达成液化天然气协议外，

欧盟还全力投入氢能的发展。其目的是通过绿氢、蓝氢或氨为欧洲重工业找到一

个新的机遇，否则欧洲重工业将面临被过高能源价格和欧洲碳税完全淘汰出世界

市场的风险。欧洲的动机似乎更多的是希望阻止去工业化进程，以及担心工人阶

级选民倒向民粹主义者，而非出于前瞻性的战略考量。 

氢能项目吸引欧洲战略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氢能为欧洲与非洲的合作提供了

新的愿景。考虑到人口趋势和移民压力，欧洲迫切需要充满希望的非洲战略。 

各种因循守旧的动机在氢能联盟汇聚。最明显的是脱欧后的英国。在英国，

家庭供暖等行业严重依赖天然气，需要大规模投资电气化。作为一种替代方案，

陷入困境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正在考虑广泛引入氢能用于家庭供暖。能源专家普遍

认为这一想法对天然气行业来说不切实际且劳民伤财，会延缓最终不可避免的电

气化。但从政治角度来看，其吸引力在于：用氢气替代天然气对于每个家庭来说

成本相对较低。 

 



2023 年 9 月 11 日 海外智库观点要览 第 91 期 

4 
 

四、政策建议 

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数百亿美元的补贴、大量的政治资本和宝贵的时间正

在被投入到“绿色”能源之中，而其主要吸引力在于将变革减少到最小，并尽可

能地延续碳氢化合物能源系统现有的模式。如果得到贯彻执行，这将消耗大量极

其稀缺的绿色电力，并使我们进退两难。 

当我们将稀缺的资源——无论是现实资源还是政治资源——投入到氢能的

梦想中时，就会面临现实的、不可避免的权衡。公众对能源转型成本的容忍限度

已经非常明显。将资金倾注于补贴，从而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并降低成本是

一回事，把资金浪费在无望成功的项目上则是另一回事。这最终关系到能源转型

的合法性。 

很难区分自私自利的炒作和真正的机遇。除了将不同的主张置于公众、科学

和技术的严格审查之下，别无他法。如果补贴已经被提出，那么就需要进行回溯

性成本收益评估。 

理想情况下，发展氢能的方式应该是零敲碎打、循序渐进的。需要注意的是，

将氢视为一种超前的幻想也是错误的。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氢基世界。石油精炼

和化肥生产这两个现代工业的关键部门离不开氢。 

我们目前使用大约一亿吨氢，其中只有不到 100 万吨是用清洁能源制备的。

关于氢的试验应当以清洁能源制氢为核心，并集中于已有相关基础设施的地点。

在现有的氢经济之中，有两个地方的试验条件似乎最为适宜。 

其中一个是中国。中国在太阳能和风能发电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也是特

高压输电技术的先驱。不同于日本和韩国，中国没有对氢能表现出特别的热情，

而是正在大规模投资于可再生能源发电和电池这一更直接实现电气化的途径。但

是中国已经成为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电解设备生产国。2022 年，中国推出了适

度的氢能战略。中国与联合国合作开启了一项绿色化肥生产试验，谁会怀疑中国

建立大规模氢能系统的可能性呢？ 

另一个关键角色是美国。经过多年的拖延，美国在光伏电池和海上风电方面

已经远远落后。但在氢能方面，美国在西方最具优势。美国拥有巨大的石油化工

综合体，是唯一能在化肥生产上与印度和中国竞争的西方经济体。在德克萨斯州，

有超过 2500 公里的硬化氢气管道。埃克森美孚等企业的绿色能源战略专注于碳

封存（carbon sequestration），而这将是生产蓝氢所需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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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削减法案》作为美国标志性的气候立法，将美国有史以来为绿色能源

提供的最慷慨的补贴给予氢的生产，这并非偶然。氢能游说集团正在努力工作，

已经使德克萨斯州成为西方世界氢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这种模式不应被其他任

何地方效仿，但可以充当一个技术孵化器，用于评估哪些技术是可行的。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能源转型中每个参与者的动机。在需要由我们选择赢

家的新时代，区分真正的创新和自私的保守主义将成为一项关键挑战。我们需要

培养一种保持警惕的文化，但我们也有理由期待新技术的某些关键特征会脱胎于

旧的系统。 

 

（陈丹梅摘译，归泳涛校） 


